所想
      邓国玉

某日，偶遇芳清老师，随即闲聊，聊着聊着很自然地聊到了孩子，芳清老师的孩子去学钢琴了，我问，愿意练吗？芳清老师的话让我思绪万千。

芳清老师说，现在的孩子在学习初期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当我们想让孩子练习某种技能时，学习初期需要我们家长的逼迫，慢慢的产生兴趣。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想人一生下了来，绝大部分人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而有些人通过老师家长或外力的影响对某方面产生了兴趣，并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现在让报的各种辅导班孩子并没有什么甄别能力，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只是家长喜欢或自己并不排斥，加上家长的引导甚至家长的胁迫，才开始学习，逐渐的慢慢喜欢。不由地想起春学期，我让孩子们背古诗时的情景，其实早在以前，学校已出台小学生必背古诗，而且每年级都有必背古诗目录，我们在平时地教学过程中，也让学生背诵，只不过是一周背会一首，而且也没有什么检查手段，只是我让学生背了，学生也背了，背诵结果是什么，不知道。这时的背诵没有什么逼迫，背多少算多少。接触李虹霞老师的语文主题学习后，我想我让二年级的孩子现在进行海量阅读不怎么现实，不如让孩子背诵古诗吧，不是说被古诗浸润的孩子是有灵气的孩子吗？于是就有了我每天让孩子背会一首古诗，刚开始，孩子不太愿意，当我布置“今天要背的古诗是……”底下是嘘声一片，但我每天要求，而且每天早晨抽查，不会背的必须给老师背会，渐渐地到放学时，变成了“老师今天背的古诗是什么？”当孩子们流利地背出无数首古诗时，脸上洋溢的是自信。有了老师的逼迫，要求，检查，孩子们不仅背会了古诗，有时在回答问题时还会吟诵一句古诗，特别是那次为上课做准备我要求孩子们背会《爱莲说》，孩子们竟然把初中的一篇文言文背的有模有样。听了芳清老师的话，我庆幸我的坚持和对学生的“逼迫”，在新的学期，我可能还会对我的孩子进行“逼迫”，不仅是背古诗，可能还会在很多方面，我愿我的孩子们越来越出色。

孔圣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芳清老师的话又让我相信生活处处皆学问。
我的老师
      邓国玉

昨晚读到石绪军老师写的《谈朗读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一文，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李老师，高，但不帅，鼻梁上还架着两个酒瓶底。他教我们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虽然他学得是地理专业，却阴错阳差地教我们语文课。在当时上课很少有老师用普通话上课的年代，李老师标准的普通话极大吸引了我，也让我一发不可收拾，从此爱上了语文。在接下来的语文学习中，不帅的李老师变得帅极了，我每天总是期待语文课的到来，在李老师的课堂上，享受语文。

李老师的课，很不像当时的老师，照本宣科，从头到尾，他在教几课开头的课文后，会转入后面单元的古文学习，古文拗口，不接地气，是当时学习的难点。在当时纯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他的不按常规出牌，让我们大跌眼镜，但李老师的古文课堂让我们对他青睐有加，他的课堂上古文学习没了困和难，李老师那极富磁性的男中音、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让枯燥晦涩的古文有了魔力，不只是吸引我，让我爱古文比爱语文更甚，每次的背诵任务总是第一个完成，初中时期总是语文成绩最好，再后来自学《大学语文》也不是什么难事，直到现在依旧喜欢古文。去年我们同学聚会，谈到李老师教的《木兰辞》、《石壕吏》等课文内容都是津津乐道，回想现在自己记忆里的古诗词，许多还是中学时在李老师的要求下背会的。现在我总是称李老师当时领读我们古文的声音是天籁之音，每每想起，总会陶醉其中。

现在我也是老师，我也想当李老师那样让学生记忆深刻的老师，但却在大喊素质教育的形式下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环境中人云亦云地做着师者，当语文主题学习抓住语文的本质从一个“读”字开始，我开始尝试改变，石老师的文章让我共鸣：以诵读为主要教学形式的语文教学，教学中教师以诵读为教学的主要着力点，将悄然无声的平面文字转化为声情并茂的人声乐章，既能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作者在写作时独特的感受，领悟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声律之美，意蕴之美，更能激发朗读者的内在情感，并使之与前两者产生共鸣，形成朗读者新的情绪体验和艺术享受，进而内化成诵读者心灵深处的情感沉淀和精神追求。

李老师就是以这样的人声乐章把我引领到喜欢语文的路上，进而爱上语文，感谢老师，向老师学习。
